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乬乬乬乬乬乬

詩 詞 偶 拾

■文：星 池

你 一隻貓 寂寞嗎
我 一個人 愛靜吧
你眼前是疲憊煩躁的我
我眼內是受寵撒嬌的你

你行走無聲在裝酷
我默然沒話正欲睡
我瞥見躲懶的你
你傲視忙碌的我

我觸覺遲緩
你嗅覺靈敏
你在扭身舔擦短毛
短毛弄癢我的鼻尖

你豎直尾向我拋出歎號
我側了頭對你生出問號
你的鳴聲治療我的心靈
我的說話落在你的耳邊

微風吹動你的鬍鬚
鬍鬚撩撥我的心弦
你瞇眼望向我
我笑眼凝視你

你跳進我懷中
我懷中全是你
是窩心
是緣分

你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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爛漫的童年有許多
夢想，「得道成仙」
便是其中之一。而騰
雲駕霧，暢遊仙山，
更成了我夢寐以求的
快事。但隨着年齡的
增長，閱歷的增多，
這些美夢都像肥皂泡
一樣破滅了。白居易
曾說「忽聞海上有仙
山，山在虛無縹緲
間」，而李白說得更
直截了當：「海客談
瀛洲，煙濤微茫信難
求。」既然仙山是那
樣虛無縹緲，微茫難
求，我等凡俗哪裡去
尋？又如何成仙？
不過，美夢雖然破

滅，我的仙道情結猶
存，對遊名山覓仙蹤
有着濃厚興趣。最
近，我就藉參加養馬
島散文筆會之機，懷
着「朝聖」的心情，
遊覽了道家名山昆崳
山。
昆崳山又稱「麻姑

山」、「姑余山」，位於膠東半島東端，橫亙
於牟平、文登兩地。它方圓百里，峰巒綿亙，
林深谷幽，古木參天，自古就有「海上仙山之
祖」、「神仙之鄉」等美譽。傳說中的蓬萊、
瀛洲、方丈三仙山，就是昆崳山在大海中的延
伸。而秦皇、漢武東巡求仙，尋找長生不老之
藥，麻姑得道升天，王重陽授徒傳教等，都在
這裡留下了「聖跡」和佳話，並廣泛流傳於民
間。
我們一行十幾人從昆崳山西北麓開始登山。
車子在山間公路上掠過綠樹繁花，左拐右旋，
行不多遠，便見一座恢宏壯麗的道觀高高矗立
在眼前，這便是全真道祖庭之一的神清觀。下
了車，沿着三重石階拾級而上，進了山門，步
入庭院，迎面便是神清觀正殿。正殿居中的三
清殿，高高在上的是三位道教至尊：元始天
尊、靈寶天尊和道德天尊。東面為五祖殿，供
奉着王玄甫、鍾離權、呂洞賓、劉海蟾、王重
陽五位仙祖。西面為七真殿，供的則是「全真
七子」。如此多的神仙會聚於此，呼風喚雨，
指點迷津，足見昆崳山在仙界的地位非同尋
常。山門東西兩側，分別是鐘樓和鼓樓。日日
響起的晨鐘暮鼓，似在喚醒世間凡眾：慾海無

邊，回頭是岸；珍惜生命，積德行
善……在這裡，道家的警世之音，
似乎處處都能聽到。
神清觀本是唐四仙姑修道處，後

又在此建全道庵。金大定六年
（1166年），19歲的丘處機上昆崳
山訪道，就修行於此。金大定八年
（1168年），李重陽師徒悟道於煙
霞洞，這裡便成了他們聚眾講道闡
玄之處。這座始建於800多年前的
道觀，雖然歷經劫難，但道教文化
的傳承卻始終沒有中斷。現在的主
持龔清泰道長，是全真龍門金山派
第23代弟子，仙風道骨，年輕有
為。他不但努力精研、弘揚道教文化，着力保
護、修復道教勝蹟，還關心社會、民生，為百
姓的健康盡力，為經濟建設獻策。在他身上，
道家回報社會、關心他人的精神，得到了很好
的傳承。他的熱情好客，更給我們留下深刻印
象。吃着他端上來的仙桃，喝着他親烹的金駿
眉名茶，直覺味美可口，香醇醉心，似有一股
仙氣傳遍全身。同遊作家鮑吉爾．原野打趣地
說：「吃了仙桃，喝了仙茶，回去寫文章也多
了些仙氣、靈氣！」他的話，道出了大家的共
同心聲。
走出神清觀，我們繼續沿石徑西行，在百多

米外的一塊巨石下，一眼古井引起了大家的興
趣。古井為石砌，水自石縫中湧出，清澈可
鑒，源源不絕。它雖居山間高地，水面卻探身
可觸。據說這是當年王重陽祖師及「全真七
子」飲水的水源。王重陽還用此井水煉成「七
死回生丹」，為大眾治病，當地百姓深受其
惠，稱此井為「丹井」，井水為「神水」，並
有「丹泉喝一口，活到九十九」的讚譽。如
今，這天賜的「神水」就在眼前，我們豈能錯
失品嚐的良機？於是，有人便用礦泉水瓶從井
中取水，大家你推我讓地痛飲了一番，想藉此
體驗道家生活，吸取道家精神。道家一向「慈
善為本、濟世利人」，「先人後己」、「捨己
從人」。丹井之水得其精華，千古不絕，流淌
的不正是這樣的精神？
從丹井上行約二百多米，便是著名的煙霞

洞。這是全真教的發祥地，是當年「七真人」
及祖師王重陽棲居的地方，也是我們這次要探
訪的主要目標。在丹井邊稍事休息後，我們便
一鼓作氣爬了上去，見到了充滿神秘和傳奇色
彩的千年古洞。
煙霞洞坐落在煙霞山半山腰，由一突兀岩石

自然造化而成。洞的上方赫然鐫刻着「煙霞」
兩個紅色大字。洞室呈橢圓形，東壁刻着「煙
霞洞」三個大字，北壁前為一神枱，供着「七

真人」及祖師王重陽的塑像。洞上為峭壁，下
臨深壑，早晚常有祥雲飄浮，煙霧繚繞，時而
霞光映現，五綵斑斕，絢麗壯觀，遂成「石洞
煙霞」佳景，為牟平「十景」之一。
煙霞洞雖然不大，知名度卻很高。這不但因

為它風景優美，更因它是「大師」的搖籃。從
這裡走出的兩位大師——全真教祖師王重陽和
成吉思汗的「國師」丘處機，都是名留青史的
人物。尤其是丘處機，他以蓋世的功業和顯赫
的名聲，為煙霞洞增光添彩。而人們瞻仰煙霞
洞時，也自然會想起丘處機的豐功偉績。
丘處機不但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道教領

袖，而且是一位重要的政治活動家。他的最大
貢獻是將濟世安民思想付諸實踐，接受元太祖
成吉思汗的邀請，參與元朝統治者的政治決
策。1219年5月，已經七十多歲的丘處機應正
在西征的成吉思汗之邀，率領18個弟子，不辭
險阻，遠涉中亞，於萬里之外的大雪山與成吉
思汗會面。他的目的，就是要教化、勸諫殘暴
的元朝統治者，戒殺而治天下。成吉思汗對他
非常信任，向他請教治國大計。問及治國之
方，他答以「敬天愛民為本」；問及長生久視
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慾為要」。成吉思汗深
以為然，尊他為「國師」，還賜給他虎符、璽
書。這一相當於列土封侯的封賜，不但為道家
增了聲威，還給了丘處機更大的「特權」，他
憑此「特權」救助了更多民眾的生命。在一個
野蠻民族統治時期，能對統治者施以教化，並
產生重要影響，最大限度地保護人民的生命財
產，保存民族命脈，實在功德無量。
如今，江山更迭，英雄遠去，已很少有人還

記得丘處機的名字和功績。只有這煙霞洞依舊
抱樸守拙，不離不棄，以絢麗的煙霞再現昔日
的歷史烽煙，喚起人們對英雄的思念。想到這
裡，我向着煙霞洞倒頭一拜——對它，對山，
也對已經遠逝的英雄，表達我內心深深的敬
意。

內地有研究香港文學者，看在下所
編選的《香港文學大系．通俗文學
卷》後，認為選高雄作品嫌少，蓋高
雄實乃「香港通俗霸主」也；不過，
他亦明白篇幅所限，奈何！彼隨問綜
高雄一生，除是「三及第」大家外，
文學上有何特色？遂滔滔簡介之，曰
有四大類：怪論、借殼小說、社會小
說、艷情小說。
先說怪論。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

高雄便以「三蘇」筆名在《新生晚
報》撰寫，直至上世紀六、七十年
代，仍於《明報》、《成報》大寫不
休。流風所及，各報俱闢有怪論欄
目，惟多「末流」，除一哈公外，餘
皆望三蘇後塵。
怪論非高雄所創，在上世紀三十年

代末，任護花即以「金牙二」筆名，
在他所創辦的《先導》隔日刊開始撰
寫；直到三蘇出現，才將之發揚光
大。無可否認，怪論是高雄賴以成名
和掙取豐厚稿費的「絕技」，他的正
言若反、嬉笑怒罵、針砭時弊的文
風，在當時來說，確是鶴立雞群。
借殼小說起自晚清的「擬舊小

說」，即是借助舊書或書中人物，置
換於另一個時空中敷陳敘事。阿英雖
狠批「實無一足觀者」，「是當時新
小說的一種反動，也是晚清譴責小說
的沒落」，是「文學生命上的一種自
殺行為」，然一直以來，仍有作家樂
此不疲。五、六十年代更在香江「還
魂」，梁厚甫、陳霞子、林嘉鴻、高
雄都是繼承者，並將之發揚光大。其
中，高雄最樂於承受這種「反動」，
如在《成報》寫的〈濟公新傳〉、
〈八仙鬧香海〉、〈豬八戒遊香
港〉，《香港商報》寫的〈呂洞賓下
凡〉等，俱擁有大量讀者。我曾經為
「擬舊小說」正名，呼之為「借殼小
說」。這類小說大多以舊書人物的眼
光來諷世，而敘事則逸出原著而天馬
行空。這文類亦為高雄的至愛。
其三為社會小說。高雄曾說：「我

平日寫的東西，在取材方面，與別人

有所不同，我認為，日常發生的事，
以及社會的變化等等，都可以是我的
寫作資料。所以我不必抄襲別人的東
西，亦無需偷橋，我只需注意世界不
斷發生的事事物物，就可以用它做題
材來寫稿了。」這番話，證諸他大部
分作品，亦不為過。換言之，高雄是
個寫實主義者，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出
版的《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和其
後的《新篇》，內容都是有所本的，
可窺當時的社會生活狀況。
其四為艷情小說。「小生姓高」這

個筆名，當初用於《新生日報》的專
欄〈日日香〉，後來才用到《新生晚
報》的〈晚晚新〉。這兩個欄目，寫
的都是艷情。這類小說每日千餘字左
右，講一個抵死纏綿的故事，有人目
之為黃色小說，「惡名」遠播。但究
其實，這類小說卻「不淫」，只是
「艷」和「謔」而已。同時代的作
家，只有林瀋可與之頡頏。從中可見
高雄的鬼才、鬼馬，也是「小生姓
高」賴以顯名聲，成為知名作家的本
錢之一。我想，如非戴着道學家的眼
鏡，高雄的艷情作品，也甚為可觀，
也為普羅階級所喜讀。
內地學者聞言，要我提供原始資料
云。噫，此間圖書館多矣，焉何不往
尋找哉！

我與朋友來到山谷。朋友說，這裡有一片花兒開得
很美，很好。
在山谷裡，一大片花兒開得正艷。陽光下，紫紅

的、粉紅的、淡白的、鵝黃的，好艷麗的花兒，在山
谷裡競相綻放，把整個山谷映照得美輪美奐。微風拂
來，那一片片花兒如同隨風起舞的蝴蝶，亦幻亦真，
妖艷動人。朋友又說：「這好像是罌粟……」
我湊近一看，笑起來，說：「這不是罌粟，這叫虞
美人。」
幾個朋友連忙跑過來，其中一個也認得虞美人，也

知道虞美人與罌粟花的區別，說道：「確實是虞美
人。你搞得神神秘秘的，把我們都嚇一跳。」我們都
哈哈大笑起來。
朋友又說道：「生活真是像花兒一樣美麗。」另一

個朋友卻這樣說：「生活像花兒一樣罪惡。」花兒美
麗，花兒罪惡？兩種目光，兩種思維，兩種結果，迥
然不同，這就是生活。不知怎的，站在這山谷裡，在
那些隨風的思緒中，我想起了民國時期的唯美詩人、
散文家、出版家、翻譯家邵洵美。
有人說邵洵美的生活「像花兒一樣美麗」，又有人

說邵洵美的生活「像花兒一樣罪惡」。
一個人，出身於三代富裕之家，錦衣玉食，花天酒

地，本人又長得眉清目秀，氣度非凡。而這個人又有
着貴族的神采和詩人的浪漫氣質，還有着極高的文學
藝術才華，是各種風尚與藝術的領頭人。以至於當
年，他身邊總聚集着許多朋友，他也總是成為魯迅諷
刺、打擊的「靶子」。
打擊歸打擊，諷刺則讓他去諷刺。邵洵美依然如

故，笑對江湖。他穿長衫，跳西式舞，經常在花木扶

疏的宅第裡豪宴賓客，吟詩作畫，且好酒好賭，一擲
千金。邵洵美的理論是，自己愈輸錢，詩寫得愈好。
這樣的生活做派，在常人眼中，他已經是一朵搖曳罪
惡的罌粟花，而「左翼」人士則把他看成是「罪惡的
資產階級」。就如同法國文學家夏爾．波德萊爾說的
那樣，像「花一般的罪惡」。
然而，邵洵美沒那麼深刻，也沒那麼罪惡。他只是

一朵虞美人，招搖、美艷，而又孤芳自賞，在陽光
下，在眾人的艷慕與唾棄中開着絢爛的花。他看上去
與罌粟花極相似，難以分辨。然而，他也只能是一朵
虞美人，因為他有着心底的純美與善良。在生命中，
他只是想開得更招搖些，更艷麗些罷了。邵洵美急公
好義，對有困難的朋友有求必應，有着「海上孟嘗
君」的雅號。
不管「左翼」人士如何批判他，不管別有用心的人

如何嫉妒他，邵洵美依然如故，他又開辦雜誌、印刷
廠，翻譯外國文學。他的家儼然成為文學藝術沙龍，
徐志摩、徐悲鴻、張道藩、郁達夫、胡適、沈從文、
巴金、劉海粟等民國大家，都成為他的座上賓。他不
願多過問政治，更是不懂政治。他只是熱愛藝術，就
像我眼前的虞美人般，美艷得如同罌粟，卻沒有毒
害。他熱愛生命，享受人生，把美與善盡情呈現給這
個世界。在那個自由而豐富的年代，是可以那樣炫
耀，那樣綻放的。但即使這樣，依然有人深刻地指
出，他是「最不符合有社會良知的五四作家典型」。
生命應該怎樣綻放？像虞美人，或像罌粟花？生命
沒有那麼絕對，生命是自由而任性的，只要社會的土
壤有了足夠的寬容，像虞美人那樣綻放，又有什麼不
可呢？

不過，一個新的時代即將到來。他的好友胡適在急
促中拜訪邵洵美，並為其訂了兩張赴台機票，他拒絕
了。時任外交部部長的葉公超得悉，也說服海軍用軍
艦帶邵家的人與機器一道遷台，他也謝絕了。在邵洵
美的心中，這個即將到來的新時代是值得期許的，他
要留下。他自認為，他將在這個新時代裡煥發新生，
或許依然會像虞美人那樣再次綻放。
然而，新時代的土壤與空氣已經不適合邵洵美。他

這株虞美人，在新時代也許就是一株罌粟花。至少，
人們是把他當成罌粟花的。他不僅不能煥發新生，連
體面的生活都難以為繼。後來，他在香港的小弟邵雲
驤患重病，住院急需資金。他向在美國的著名女作
家，也是他曾經的情人項美麗寫信求救，卻落入了牢
獄之災……
1968年5月5日，出獄後貧病交加的邵洵美飄然而
逝。這位曾經的唯美詩人和出版家，這位外國文學翻
譯家，急公好義的「海上孟嘗君」，「花一般的罪
惡」的「資產階級」，就這樣走了。
然而，當我們今天終於能翻看那段歷史，才知道在

那個時代，曾有那樣一朵搖曳的虞美人花，開放得那
麼燦爛，讓那個時代那樣豐富多樣，色彩斑斕……

亦 有 可 聞

如虞美人般綻放

■文：蒲繼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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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而非之妙用
■文：龔敏迪

陳獨秀在他的《實庵自傳》裡說了他科考時，遇到
的考題是：「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陳獨秀其實並
不知道，這是從孟子「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
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這句話中掐
頭去尾截搭出來的。但他光憑熟悉《文選》中的鳥
獸、草木，加之《康熙字典》上的稀見異文東拼西湊
寫出來的文章，居然成了縣考第一名的秀才。死記硬
背儒家經典是洗腦，而考試出題，不僅考驗應試者，
也考驗出題者的水平。比較省事的辦法，就是出這種
「剪斷經文」，拼湊比較生僻的句子成為「截搭
題」。但面對多少有點似是而非的高深莫測，雙方最
好的辦法都莫如順着桿子爬上去。這種事情在陳獨秀
之前早就有榜樣在先了，梁章鉅的《制藝叢話》就記
錄了雍正年間江西鄉試第一名周力堂的答卷，全篇不
知所云。但主持鄉試的任谷香卻偏要大加讚賞，不如
此，豈不是考官承認自己不懂。

梁紹壬的《兩般秋雨庵隨筆》記載了「怪題大仙」
鮑桂星出的一些試題，其中之一只有「顧鴻」兩個
字，用的也是《四書》中篇幅最長的《孟子》中語。
有個考生看出了門道，於是在卷子上寫了首詩：「禮
賢全不在胸中，扭轉頭來只看鴻，一目如何能回顧？
本來孟子說難通。」因為《孟子》的原話是：「王立
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鮑
桂星最有創意的題目是「十尺湯」和「七十里男」。
前者取自「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後者取自「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也有考生作詩：「沒頭沒腦
信難題，七十堤封一望迷。阿伯不知何處去，剩將一
子獨孤棲。」不過，他也並非只取《孟子》中語，有
一次他出了個《中庸》題：「及其廣大草」，也被考
生看出是截搭了「及其廣大，草木生之」。於是也寫
了首詩：「廣大何容一物膠，滿場文字亂蓬蒿。生童
拍手呵呵笑，渠是魚包變草包。」還有一個把《論

語》「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截搭成「禮云玉」，
又有人寫詩：「禮云再說也徒然，實在須將寶物先。
匹帛有無何足道，算來不值幾文錢。」考生敢於在試
卷上寫詩諷刺考官是草包和不值錢雖然不甚可信，但
事後這樣評價是肯定會有的。
但「魔鬼之魅力更使強者銷魂」，無聊中，於為難
他人中尋找樂趣的，似乎也並非都是淺薄者，《清稗
類鈔》記載，大學問家俞樾也愛玩這個遊戲。咸豐年
間他任河南學政時就出了兩道《孟子》題：「王速令
反」和「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一道《論語》題：
「君夫人陽貨欲」。那水平自然比鮑桂星高多了，恐
怕想破了頭，也很難想到「王速令反」取自「王速出
令，反其旌倪」，「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取自「二
三子何患乎無君乎，我將去之」吧。另一道《論
語》題 「君夫人陽貨欲」就更難了，他把「異邦人
稱之亦曰夫人」和「陽貨欲見孔子」兩句毫不相關
的話硬是截搭載了一起。不過這個遊戲玩得有些過
火了，有人告他，說他有欺君之罪，說：「君夫人
有陽貨欲，王出令使人造反，無君而有我。」俞樾
一看問題嚴重了，趕緊投案自首。要不是曾國藩施
以援手，恐怕「革職回籍，永不敘用」的判詞就不
夠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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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的生活曾像虞美人般美麗。 網絡圖片


